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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从本义“当，田相值也”语法化为助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在其语法化的过程中，词义引申、

语法结构的重新分析、语义环境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考察其作为助动词、副词、介词、

连词时的用法及其演变，尝试分析其语法化的进程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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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g” is grammatically transformed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Dang, Tianxiangzhi” into auxiliary 
verbs, adverbs, prepositions and conj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factors 
such as lexical derivation, re-analysis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context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its usage as auxiliary verbs, adverbs, prepositions and con-
junctions and its evolution,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its me-
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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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的语法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众所周知，只有对“当”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和澄清，

追根溯源，才能对其意义作出符合原意、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探究其语义演变及其功能意义，本文将通

过考察“当”的本义以及源流，分析“当”字一步一步虚化为助动词、副词、介词、连词的过程。本文

语料主要来自 CCL 语料库和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 

2. “当”的本义与今义 

“当”的本义，可见《说文·田部》云：“当，田相值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值者，

持也，田与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当相抵皆曰“当”，例如： 

(1) 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礼记·王制》) 

本例“当”用为本义，作谓语。众所周知，“当”的本义是其虚化的意义来源。 
笔者通过查阅辞书、参考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总结出“当”的今义共有如下几种： 
对等；相称。相~｜门~户对｜罚不~罪。 
应该。~然｜应~｜该~｜理~如此｜老~益壮。 
对着；向着。~务之急｜首~其冲。 
担任。~差｜充~｜~班长｜~老师。 
承受。担~｜不敢~｜~之无愧｜一人做事一人~。 
主持；掌管。~局｜~家｜~政｜独~一面。 
阻挡；抵抗。螳臂~车｜势不可~｜一夫~关，万夫莫开。 
顶端。瓦~。 
正在(那地方、那时候)。场｜~他赶到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 
介词。面对；向着。~着大家说清楚。 
合适；适宜。适~｜恰~｜稳~｜不~。 
抵得上；等于。老将出马，一个~俩。 
作为；当做。长歌~哭｜安步~车｜没把自己~外人。 
认为；以为。~真｜我~你不愿意呢！ 
用实物作抵押向当铺借钱。典~｜拿首饰~了点儿钱。 
抵押在当铺里的实物。赎~｜当(dàng)~。 
指事情发生的时间。~时｜~天｜~年。 

3. “当”的功能及其演变 

笔者结合辞书，通过对语料的考察，总结出上文所列举的“当”的功能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助动词，表应当之意，简称“当 1”。第二，介词，在句中作时间状语，表说话人所述的

当前时间，可解释为“正当，正是，正值”等，记为“当 2”。第三，副词：A、肯定副词，表对被陈述

对象将来必然做某事的主观认定，即表将来的必然性，句中可解释为“必将”、“必定”、“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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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当 31”。B、时间副词，表对被陈述对象过去某个或者某段时间的属性、状态、特征较为肯定的

推测，句中可释为“原本”、“本来”，记为“当 32”。第四，假设连词，用于复句中，表假设关系，

可译为“如果”、“倘若”，简称“当 4”。 

3.1. “当”的助动词功能及其演变 

“当”首先虚化为助动词“当 1”，表应该之意。首见于《尚书》，例如： 

(2)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第十二》) 

(3) 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韩非子·卷一·初见秦·第一》) 

(4) 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君者罪当死。”(《春秋榖梁传·定公·十年》) 

通过分析以上三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共性。第一，这些句子陈述的是一个共识，大家都

认为这是应当的。例(2)的意思是不应当用水作镜子来观察自己，而应该依据群众的言论来反省自己，这

是当时的共识。例(3)中“固”有本来义，说明“赵国应当灭亡却没有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不称霸”也

是当时的共识。例(4)中则是孔子认为当权者做出这样的事，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罪可致死。第二，杨

荣祥(2005)曾指出，句法位置在实词语法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为一个实词如果经常处于谓语动词之前

并且对这个谓词性成分起修饰限定作用，它的词义、词性就可能会发生变化[1]。而以上三例都是双动词

的句法结构，例(2)结构为：当 + 介宾结构 + V，例(3)、例(4)结构为：当 + V (VP)，那么位于动词之前

的实词“当”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虚化。 
上述三例句中“当”由于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已经不再是动词，而是助动词，可解释为“应当”。

但我们也注意到例(2)、例(3)所表述的都是共识或者公理，而例(4)由于“孔子曰”三字，所以既可以是事

理本身，也可以是孔子本人根据事理所进行的主观判断，尽管这种推断几乎就是事理本身，但不能排除

或多或少的含有说话人主观上的成分，据此，如果我们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情态范畴的分类，例(2)、例(3)
中的“当”应属于和说话人主观态度无关的动力情态，而例(4)既可以是动力情态，也可以是道义情态，

属于动力情态向道义情态的过渡。而下面这一例由于是依据事理、情理或公理所进行的推定，包含了说

话人的主观因素，所以只能是道义情态： 

(5) 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史记·卷六·秦始

皇本纪》) 

从语义发展机制上看，“当”由动词虚化为助动词，我们找不到渐变的例证，故其演化机制只能是

从一个较具体的认知域向另一个更为抽象的认知域的转移，即由表示具体的“相当”的意义转移为表示

抽象的使行为与主观意愿对等、相当的意义。这一过程是带有突变性质的隐喻。而由于可以找到例(4)这
样的过渡例子，我们认为，“当”从动力情态的助动词发展为道义情态的助动词是转喻在起作用。 

3.2. “当”的介词功能及其演变 

在句中作时间状语，表说话人所述的当前时间，可解释为“正当，正是，正值”等。这是“当”的

介词用法“当 2”，“当 2”来源于其动词本义，如： 

(6) 仲、叔、季，唯其所当。(《仪礼·士冠礼第一》) 

本例意思是说“是和他们相当的”，结合上下文，句中可释义为“在”，“唯其所当”就是“他们

应该在的位置”，“当”在这里仍然是动词。“当”由动词的“在”义发展为介词的“在”义，其产生

条件是后面跟时间名词或相当于时间名词的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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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子囊曰：“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君明、臣忠，

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左传·襄公九年传》) 

本例“当”后直接跟时间名词“当今”、“当是时”，是“正当”、“正在”、“在”之义的介词，

再如： 

(8) 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生物惧而弃之。(《国语·郑语》) 

例(8)“当”后接的是“宣王时”，指的是宣王在位时期，因而例中的“当”也应释为“正在”、“正

当”、“在”。介词用法的扩展也有用例，此时虽无时间名词或相当于时间名词的词，但有表空间范围

的名词，由时间而至空间，是“当”的，“当”仍然是介词，解为“在”，例如： 

(9) 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挟一个，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豫则钩楹内，堂则由

楹外。(《仪礼·乡射礼第五》) 

3.3. “当”的副词功能及其演变 

“当”演变为助动词后，又虚化为副词“当 3”。“当 3”来源于“当 1”。“当”字作副词主要有

“应当(该)”、“会”、“将”、“就要”、“就会”等义，都是表示这种将然状态的意义。“当”字各

种副词法的形成机制主要为词义引申、句法结构的改变与重新分析、语义环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肯定副词“当 31”表示说话人依照自己的经历、经验、信念等对其主观上认定的将来的必然所进行

的肯定和强调，句中可释为“将”、“必将”、“必定”等[2]。其产生的句法条件有二：一是出现在肯

定性的施事主语句——主语 + V (VP)中；二是语境中有和“V (VP)”相参照的表将来时间的论元(包括隐

性的)。时间副词“当 32”表示的是说话人依照自己的经历、经验、信念等，主观上认定陈述对象在过去

某个时间段内具有某种属性、状态、特征，句中释为“原本(是)”、“本来(是)”。其产生的句法条件也

有两条：一是出现在含有焦点标记“当 + (系词)”的评议句(或判断句)；二是语境中有和被陈述对象的属

性、状态、特征(即表语)相参照的表过去时间的论元(包括隐性的) [3]。例如： 

(10) 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春秋公羊传注·隐公元年》) 

本例“当”用在表示肯定意义的评议句中，是“应当”、“必须”义的“当 1”。道义上的“应须”，

可以理解为“原本应该”、“始终应该”、“当前应该”或“终将应该”。作为一个评议句，本例强调

的焦点是“相通”，如在“当”之后添加上“是”，句意没发生改变，这说明本例句包含一个充当指明

焦点的语法标记“是”，而且这个“是”的判断义素弱化，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成分。另外，本例是依

据事物或道理的必然性所作出的肯定性推测，但是由于没有“当 3”产生的第二个句法条件——时间论

元，因而本例“当”仍为助动词“当 1”。再看下例： 

(11)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当坚冰。无冰，温也。(《春秋公羊传注·桓公十三年》) 

例中的“法”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也可理解为说话人多年的亲身生活经验，如此一来本例就由依

据自然规律的公理变为依据说话人的生活经验所作的推定，同时又是含焦点标记的评议句，时间论元

表过去，符合“当 32”产生的条件，所以本句中“当”既可以是助动词，也可以是时间副词“当 32”，

句中释为“本应是(坚硬的冰)”，属助动词向副词过渡的临界点的例子，而下面几例就已经是确定的副

词了，如： 

(12) 仅有年亦足以当喜乎？恃有年也。(《春秋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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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吕氏春秋》) 

本组第一例不含“当 + (系词)”的焦点标记，小句的隐含主语为施事，时间论元隐含在句中，表未

发生的将来。第二例是含“当 + (系词)”的焦点标记的肯定性评议句，一个“必”字表明“斩杀”的未

然性，时间论元隐含在句中。两例“当”均有推断的过程，依据说话人的经历、经验、信念等主观上对

陈述对象将来 V (VP)或对陈述对象将来的属性、特征、状态所作出的肯定性推测，“当”就成了“当 31”，

句中可释为“必将”、“终将”[4]。 
Lyons 认为，认识情态与命题真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相关，因此与说话者的知识和信念相关；朱冠

明(2003)也指出，知识情态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做出可能、盖然、必然的主观判断和推测[5]，据此，

笔者以为，依据说话人的经历、经验、信念等对被陈述对象所作的主观上推测的副词“当 3”属于认识

情态，从语义发展机制来看，“当”从道义情态发展出认识情态是转喻在起作用。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不难理解，“当 1”要么述说公理、共识，要么是依据公理、共识推导而得，

由于公理、共识人人皆知，因而“当”无须强调，而“当 3”就不同了，由于“当 3”出现的句子只是依

照说话人自己的经历、经验、信念等所作出的主观上认定，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当 3”
须要用“当”本身或焦点标记进行肯定和强调，“当”从而变成了副词。 

3.4. “当”的连词功能及其演变 

“当”在发展为助动词、副词以后，又进一步虚化为假设连词“当 4”，“当 4”来源于“当 2”，如： 

(14) 故当若天降寒势不节，雪霜雨路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

降罚也。(《墨子》) 

(15) 当若知有罪无罪，知轻知重，知犯并少，如说戒时，三唱清净。(《大藏经·第八十五卷》) 

(16) 曰当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详者。(《墨子》) 

(17) 当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即也。(《墨子·兼爱下·第十六》) 

例(14)用一个“若”字将一连串的并未发生的天灾连在一起，后又在“若”前用“当”字，意思是说

假设正处在天降寒热不节……荐臻而至之时，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上天在降罚之时，例(15)同例(14)，意思

是说假设知道有无罪过，知道事情轻重，就像在斋戒之时，多次念出清净。第三例则是否定用法，指假

使父子、兄弟、君臣之间没有了尊卑秩序，那么这就是天下君子所说的不祥之兆。这几句中“当”均可

解释为“(正)在……时候”，“当 2”和“当 4”的联系从中可以得见。前三例是“当”、“若”连用，

后一例是“当”、“使”连用，由于后面“若”和“使”的存在，本组例句中的“当”的介词意义逐渐

弱化，“当若”几乎等同于“若”，“当使”几乎等同于“使”。“当若”、“当使”之类的例子很多，

这就使得“当”的介词意义得以弱化，同时还获得了“若”、“使”等的假设意义。如下例： 

(18) 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从。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墨子·法仪第四》) 

(19) 然则当用东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 

本组两例“当”用在分句句首，可以是介词，解为“(正)在……的时候”，也可以解为假设连词“如

果”，这说明“当若”、“当使”之类的频繁出现使用，使得“当”获得了“若”和“使”的假设功能

并得以固定下来，这也是语言中的同化现象。句中“当”的两种解释说明这两例处于演变的过渡时期。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后所接部分对于说话人来说或者是难以办到的，或者甚至于是根本不可

能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只有在假设的前提下，这些情况才能够实现，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后所接

成分的特殊性——所述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当”于是就变成了假设连词。对照马贝加(2006)提出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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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论，可以看出“当”虚化为假设连词与“当”后语义类型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6]。再看下例： 

(20) 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墨子·辞过第六》) 

本例“当”已经变为确定的假设连词，释为“如果”。由于有临界点例子的存在，从“当 2”到“当

4”也是渐变性的转喻。 
但是关于“当”的假设连词用法，历来存在着争议。杨伯峻、田树生(1983)认为，“‘当’作连词和

‘倘’相当，两者音近义通，表示假设，可译为‘倘若’等”[7]，而杨树达(1954)却认为，“当”与“傥”

是通假字，《词诠》卷二有云：“当，假设连词，若也，如也。与‘傥’音近字通”[8]。笔者认为杨树

达先生的观点尚值得进一步商榷。 

4. 小结 

“当”的语法化过程经历了“助动词–副词–连词”的发展路径和演变模式。在其语法化过程中，

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均起着重要作用。就情态范畴而言，“当”是沿着“动力–道义–认识”的路

线发展的；从语义机制来看，“当”从动词到助动词是隐喻在发挥作用，而从动力情态到道义情态、从

道义情态到认识情态都是转喻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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